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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路径研究
—基于西方金融资本主义危机的历史镜鉴

宋朝龙，  息家齐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1）

摘    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是维护中国经济安全和社

会稳定的重要前提。在西方国家，金融资本是支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主体，也是支配信用的主体。信用推

动了资本集中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金融资本的剥夺性积累也在信用中得到放大和强化，这造成了产业萎

缩、债务膨胀以及二者相互加剧的困境；金融资本借助国家信用摆脱这种困境的努力，又进一步加深了这一

困境，使西方社会在产业萎缩和债务膨胀相互加剧的陷阱中越陷越深；在陷阱中越陷越深的挣扎催逼着西方

金融资本主义走上激进和暴力化的道路，而这一道路将把金融资本主义引向崩溃。金融资本主义的崩溃是

西方社会真正的系统性风险。中国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现实路径在于：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

导，加强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导向，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基础上巩固国有金融机构在金融运行中

的主导地位，金融运行以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为目的，避免剥夺性积累逻辑支配金融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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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 of Preventing Systemic Financial Risks:
Based on Historical Lessons from the Crises of Western Financial Capit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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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of Marxism,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tated that we
must ensure both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Preventing systemic financial risks is an important prerequisite for safe-
guarding the  economic security  and social  stability  of  China.  In  Western nations,  financial  capital  is  the  main body
that governs capitalist production relations and the credit. The credit system promotes capital concentration and the ad-
vancement of large-scale socialized production. Simultaneously, the 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 of financial capi-

tal  is  magnified and intensified in  the credit,  resulting in  the predicament  of  industrial  contraction,  escalating debts,
and their mutual reinforcement. The attempts by financial capital to extricate itself from this predicament with the aid

of national credit have further exacerbated the situation, causing Western societies to plunge deeper and deeper into
the snare of mutually reinforcing industrial contraction and escalating debts. The increasingly desperate struggle in the
snare compels Western financial capitalism to take a radical and violent course, which will lead financial capitalism to
its downfall. The collapse of financial capitalism represents the genuine systemic risk in Western societies. The practi-
cal approach for China to guard against systemic financial risks lies in the following respects: strengthening the cen-
tralized and unified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ver financial work, reinforcing the people-centered
value orientation, consolidating the leading position of state-owne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financial operations on the
foundation of the economic system dominated by public ownership, with the goals of serv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al  economy and common prosperity,  and avoiding the logic of  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 governing financial
op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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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落实好防范化解

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重点领域

风险的各项举措。”[1] 习近平曾明确指出：“坚持

把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 [2] 防范

金融风险，尤其是系统性金融风险，对中国经济发

展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对西方金融资本积

累和金融资本主义危机的形成机制进行分析，可以

更深刻地理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根源、本质和传播

路径。系统性金融风险，即能够引发整个金融体系

和经济体系崩溃的风险，其形成机制需要联系金融

资本这一主体来考察。金融资本是支配资本主义

生产关系、支配整个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主体。

金融资本利用多种信用形式来加强其自身的剥夺

性积累，造成了西方国家产业萎缩、债务膨胀、通

货膨胀等一系列问题，这是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

核心原因。在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依然显著，甚至

不断深化的背景下，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已成为

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议题，这一议题不仅关涉

中国的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更关涉社会主义金

融强国的基础逻辑。 

一、金融资本对多种信用形式的

经营和支配

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金融资本是支配信

用关系的主体。金融资本是在职能资本和银行资

本垄断融合的基础上产生的总资本形态。金融资

本确立了对社会生产关系的支配权，并在此基础上

实现了对信用关系的支配。 

（ 一 ） 金融资本通过银行开展货币经营业

货币经营业的职能是完成产业资本和商业资

本的各种技术性业务，如货币的保管、往来账目登

记、收付、兑换、差额平衡等业务。货币经营业减

少了交易引起的各种技术活动和交易周转所需的

货币现金量。货币经营者可以把暂时不用的货币

贷放出去，获得利息。马克思指出：“一旦借贷的

职能和信用贸易同货币经营业的其他职能结合在

一起，货币经营业就得到充分的发展，成为现代银

行业。”[3]356 金融资本通过对银行的支配，主导货

币经营业。这使得金融资本可以动员和支配更大

规模的货币资本。随着银行制度的发展以及银行

对存款支付利息，所有阶级的货币积蓄以及社会范

围内一切闲置的货币都会被存入银行，这些货币结

合成为巨额资本，从而可以作为货币资本发挥作用。 

（ 二  ） 金融资本通过银行经营商业信用和资本

信用

商业信用是在生产过程中资本家互相给予的

信用。在资本家互相提供商业信用的情况下，商品

为了取得定期支付的凭证即信用票据而售卖，信用

票据可以在生产者和商人之间流通，作为进一步的

商品交换媒介。银行通过为商业票据贴现，逐渐使

银行券的流通取代了商业票据的流通。马克思指

出：“签发汇票是使商品转化为一种形式的信用货

币，而汇票贴现是使这种信用货币转化为另一种信

用货币即银行券。” [3]483 银行券是银行创造的信

用符号，是“银行家签发的、持票人随时可以兑现

的、由银行家用来代替私人汇票的一种汇票”[3]454。

在银行券取代商业票据的情况下，生产资本家的票

据集中至银行，票据差额的抵消和清算在银行中和

银行之间进行。随着银行制度的进一步发展，企业

在银行开设账户，企业间的支付关系不再依靠企业

间流通的票据，而是依靠银行和银行之间进行企业

账户差额的抵消和清算。大银行凭借其资产规模，

可以建立更广泛和更完善的支付结算体系，从而主

导商业信用的经营。除商业信用之外，企业经营所

需的资本信用也由银行经营。资本信用是把闲置

的货币资本转化为执行职能的货币资本。在金融

资本时代，集中化的银行控制了货币资本的动员，

力图将一切闲置货币都收集起来。金融资本通过

大银行垄断了货币资本，在资本借贷中与分散的贷

入者相对立，从而主导资本信用的经营。借贷货币

资本的供应通常是由“那些代表社会资本的银行家

控制的”[3]413，由借贷资本供求关系决定的利息率

也受金融资本家控制。 

（ 三 ） 金融资本经营股票发行和虚拟资本交易

股份公司的形式具有更容易筹措资本的经济

优势，因此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逐渐发展并盛

行。银行作为专门的信用经营机构，可以代理股票

的发行，促进货币投资于股票。大银行不但支配着

股票的发行，还支配着股票等证券在虚拟资本市场

上的买卖和投机。证券的买卖是一种财产分配的

纯粹转移，投机的输赢仅仅产生于对利息证书估价

的差别，对投机者而言，其所关心的不是虚拟资本

的价格高低，而是价格变化。证券离开市场从而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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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流通，既不是目的也不是结果。“真正的投机证

券是经常处于流通之中的，这是往返运动，是循环，

而不是前进的运动。” [4]141 由于虚拟资本本身即

货币凭证，因此在交易中可以相互抵消。虚拟资本

市场上的大部分交易可以通过相互抵消而得到解

决，只有小部分支付差额需要用货币结清。投机者

只需要预付足以补偿证券价格变化的一小部分货

币，银行便可以在证券抵押的情况下向投机者提供

大笔贷款。随着银行制度的发展和银行对虚拟资

本交易提供信用的增加，银行逐渐取代交易所成为

虚拟资本交易的主要场所。“银行的资本力量和它

对虚拟资本价格的利害关系越是增长，它也就越是

转到自己的交易中去。现在，虚拟资本交易大部分

不再在交易所进行，而是银行将自己的顾客提出的

不同要求互相抵消，只是那些不能抵消的数额才在

交 易 所 办 理 ， 或 由 银 行 用 自 己 的 股 票 加 以 补

偿，……银行不再是证券交易的单纯中介，而是经

营自己的交易了。”[4]158
“大银行越来越把交易所

变成为自己的附属工具，按照自己的意愿左右它的

运动。”[4]159
 

（ 四 ） 金融资本支配国债和国家信用

金融资本家为资产阶级国家提供债务融资，管

理国家债务，获得了经营国家信用的权力。马克思

指出，资本“总是只寻求自己价值增殖的特殊条

件，而把共同的条件作为全国的需要推给整个国

家”[5]。国家为了满足资本积累的外部条件，往往

需要借助发行国债的方式筹集资金。“公共信用制

度，即国债制度，在中世纪的热那亚和威尼斯就已

产生，到工场手工业时期流行于整个欧洲。殖民制

度以及它的海外贸易和商业战争是公共信用制度

的温室。” [6]864 由于银行的集中和货币资本越来

越集中至银行，大银行家逐渐承办国债，充当政府

和民众的中介人。国债由大银行经营，这导致了国

债管理和国家财政管理等公共权力向大银行家让

渡。早在 1407年，由于国家间竞争压力增大，意大

利城邦热那亚共和国成立了金融机构——圣乔治

公司，该公司由热那亚的私人债主控制，负责管理

国家债务，并控制了国家财政。 

（ 五 ） 金融资本支配中央银行以及纸币的发行

金融资本家为国家提供债务融资，国家则将财

政和国债的监督管理权以及货币发行权让渡给金

融资本家。金融资本家建立了管理国债和发行货

币的机构，即中央银行。中央银行是大银行家的联

合机构，是国家银行和私人银行的混合物[3]454。中

央银行是银行的银行。“银行业通过将其资金存入

中央银行来节省其储备。作为银行的银行的中央

银行的最重要的基础是为整个银行体系持有集中

化的储备。”[7] 中央银行发行的银行券，最初主要

充当银行之间进行清算的手段，同时也用于商业中

心的大批商品交易，马克思将其称为“批发贸易的

铸币” [6]259。随着商品交易和信用关系的发展，中

央银行发行的银行券逐渐在更广泛的范围执行流

通手段和支付手段职能，替代金属货币和其他信用

票据。“在大多数国家，发行银行券的主要银行，

作为国家银行和私人银行之间的奇特的混合物，事

实上有国家的信用作为后盾，他们的银行券在不同

程度上是合法的支付手段。” [3]454 例如，在美国，

美联储是履行中央银行职能的机构。在美联储成立

之前，美国曾两次建立由国家特许、私人投资者所

有的合众国银行，以执行发行货币、管理国债等中

央银行职能，但这两家银行对国家信用的经营权在

一段时间后都被废除。1913年，美国总统伍德罗  •

威尔逊签署了《联邦储备法》，依据该法案，1914年

成立了美国联邦储备系统，以履行中央银行的职

能，包括银行业监管、货币发行、货币政策制定与

实施以及银行间支付清算等。因此，美联储既具有

政府机构的属性, 又是私人所有的中央银行。 

二、金融资本利用多种信用形式

加剧对社会的剥夺

信用是金融资本对社会化大生产进行组织调

节的重要手段，也是金融资本剥夺社会的手段。金

融资本利用消费贷款、操纵虚拟资本市场、房地产

金融机制、经营国债和货币发行等形式，加剧了对

社会的剥夺。 

（ 一 ） 金融资本利用消费高利贷对民众进行剥夺

金融资本大量释放消费信用，让缺乏购买力的

民众透支未来的收入提前消费，从而保证资本周转

的正常进行。在历史上，产业资本家和商人反对高

利贷的斗争创造了现代银行制度。“现代银行制

度，一方面把一切闲置的货币准备金集中起来，并

把它们投入货币市场，从而剥夺了高利贷资本的垄

断。”[3]686 而在当代，金融资本为民众提供消费贷

款，并通过各种广告和营销活动，诱导民众使用消

费贷款进行过度消费，造成了民众负债的膨胀和消

费高利贷的产生。消费贷款往往伴随着高额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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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和其他隐藏费用。大型金融机构往往利用复杂

的合同条款和计算方式，使借款人难以察觉实际承

担的债务成本，进而过度借贷。当民众无法按时偿

还贷款时，利息和滞纳金将不断累积，导致债务总

额迅速增加。借款人往往被迫不断借新债还旧债，

形成恶性循环，最终陷入高利贷的困境。 

（ 二  ） 金融资本利用对虚拟资本市场的支配进

行剥夺

金融资本占有的股票等虚拟资本是其对社会

财富的索取权和所有权凭证。金融资本的所有权

凭证随着兼并过程而不断膨胀。“大企业，尤其是

大银行，不仅直接吞并小企业，而且通过 ‘参与 ’它
们的资本、购买或交换股票，通过债务关系体系等

等来‘联合’它们，征服它们，吸收它们加入‘自己的’
集团。”[8]122

“在工业高涨时期，金融资本获得巨额

利润，而在衰落时期，小企业和不稳固的企业纷纷

倒闭，大银行就‘参与’贱价收买这些企业，或者‘参
与’有利可图的‘整理’和‘改组’。”[8]144 金融资本通

过持有虚拟资本，即所有权凭证，索取了大量社会

财富。20世纪 70年代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企

业部门利润中用于支付股息的比例越来越高。

20世纪 60年代，美国公司的平均股息支付率为 42.4%，

而截至 1989年，股息支付率上升至 57%[9]。虚拟资

本投机也是金融资本剥夺性积累的方式之一。金

融资本凭借其对虚拟资本价格变动的把握甚至操

纵，在投机中总是能够掠夺中小资本家和劳动群众

的财富。马克思指出，在虚拟资本投机中，“成功

和失败同时导致资本的集中，从而导致最大规模的

剥夺。在这里，剥夺已经从直接生产者扩展到中小

资本家自身”[3]498，“它再生产出了一种新的金融贵

族，一种新的寄生虫，——发起人、创业人和徒有其

名的董事；并在创立公司、发行股票和进行股票交

易方面再生产出了一整套投机和欺诈活动”[3]497。 

（ 三 ） 金融资本利用房地产金融机制进行剥夺

金融资本释放大量贷款，吸引普通民众和中小

企业将资金投入房地产市场，并基于房地产贷款创

造了多种形式的有价证券。20世纪 70年代以来，

资产证券化愈发普遍，对于传统上不能被证券化的

资产（如住房贷款），金融资本也将其证券化。以美

国金融市场为例，贷款机构把住房抵押贷款打包出

售给房地美和房利美，两房公司以住房抵押贷款为

标的发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MBS），大量购买MBS
的投资银行再以此为标的发行债务担保凭证（CDO），

吸引中小投资者。金融资本利用房地产金融机制

吸引了大量资金进入房地产市场和相关虚拟资本

交易市场，使房地产贷款和基于房地产贷款的虚拟

资本的规模愈发膨胀。2008年 3月，美国房地产抵

押贷款组合市场总值达到 6.06万亿美元，在银行信

贷总额中占比为 69.6%[10]。2001—2007年，MBS的

发行量由 1.6万亿美元增长至 7.4万亿美元[11]。房

地产贷款和基于房地产贷款的虚拟资本膨胀使金

融资本从普通民众和中小资本家手中掠夺了大量

财富。 

（ 四  ） 金融资本利用国债和国家信用对社会进

行剥夺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谈道：“公债和与之相

适应的财政制度在财富的资本化和对群众的剥夺

中所起的重大作用。” [6]867 在经营国债的过程中，

金融资本家将自己持有的货币转化为国债形式的

资本，一方面获取国债利息，另一方面在国债投机

中获利。“国债债权人实际上并没有付出什么，因

为他们贷出的金额转化为容易转让的公债券……

于是就有了这样产生的有闲的食利者阶级，充当政

府和国民之间中介人的金融家就大发横财。”[6]865

通过国债发行动员起来的货币资本也优先提供给

了资本家尤其是金融资本家，因此，“包税者、商人

和私营工厂主也大发横财，因为每次国债的一大部

分成为从天而降的资本落入他们的手中”[6]865。此

外，“国债还使股份公司、各种有价证券的交易、证

券投机，总之，使交易所投机和现代的银行统治兴

盛起来”[6]865，从而方便了金融资本利用证券发行

和证券投机进行剥夺性积累。马克思指出：“每一

次新的公债都使金融贵族获得新的机会去盘剥被

人为地保持在濒于破产状态的国家，因为国家不得

不按最不利的条件向银行家借款。此外，每一次新

的公债都使他们获得新的机会通过交易所活动来

掠夺投资于国债券的大众。”[12]81
 

（ 五 ） 金融资本利用中央银行进行剥夺

金融资本支配中央银行，利用中央银行发展出

一整套剥夺社会的机制。以英格兰银行为例，马克

思阐述了作为中央银行的英格兰银行的成立逻辑：

“用国家的名义装饰起来的大银行，从一产生起就

只不过是私人投机家的公司，它们支持政府，依靠

取得的特权能够把货币贷给政府……英格兰银行

开始营业的第一笔生意，就是以 8%的利率贷款给

政府。同时它由议会授权用同一资本铸造货币，这

同一资本又以银行券的形式贷给公众。它可以用

这些银行券来办理期票贴现、发放货物抵押贷款、

第 37 卷 第 4 期 宋朝龙等：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路径研究—基于西方金融资本主义危机的历史镜鉴 •   13  •

 



购买贵金属。过了不久，这些由银行自己制造的信

用货币又变成了铸币，英格兰银行用这些铸币贷款

给国家并代国家支付公债利息。” [6]865 英格兰银

行的第一笔生意是经营国债，其作为国债发行的中

介机构，贷款给政府获得国债券并将国债券销售给

公众。在这种情况下，英格兰银行获得了政府财政

和国债的监督管理权以及货币发行权。英国政府

的新增国债以税收为抵押，英国政府必须将税收存

于英格兰银行，经手英格兰银行缴纳至国库的税款

也不断增多[13]。英格兰银行以自己发行的银行券

贷款给国家，获得国债。国债易于流通，对于银行

家而言，国债的作用与现金一样。正如马克思所

说：“它一只手拿出去，另一只手拿更多的进来，这

还不够，当它拿进来时，它仍然是国民的永远债权

人。”[6]865 在美国，美联储作为信用枢纽和经营国

家信用的机构，也是金融资本借以对民众和国家进

行剥夺的机构。金融资本通过中央银行增发纸币

获得铸币税，不仅可以利用增发的货币优先为大型

金融机构和垄断企业提供成本更低的资金 [14]，还

可以通过支配货币发行直接瓜分财富。例如，美联

储会通过注销关系户的不良债务，把美元白白送给

他们，有学者推测大量印制出来的美元甚至被金融

寡头私下瓜分 [15]。因此，金融资本滥用中央银行

的货币发行权，制造通货膨胀，这是最直接、最便

捷、最隐蔽的剥夺大众的方式。 

三、金融资本借助信用所强化的

剥夺性积累导致了系统性金融风险

从表面现象出发，人们往往认为信用是“熨平”

社会矛盾、解决危机的手段。正如马克思所指出

的：“在信用业——它的完善的表现是银行业——

中出现一种假象，似乎异己的物质力量的权力被打

破了，自我异化的关系被扬弃了，人又重新处在人

与人的关系之中。”[16] 如前所述，信用是金融资本

对社会化大生产进行组织调节的重要手段，也是金

融资本剥夺社会的手段。金融资本利用信用对社

会的剥夺，造成了产业萎缩、债务膨胀以及二者相

互加剧的困境，而金融资本借助国家信用摆脱这种

困境的努力，又进一步加深了这一困境。西方社会

在产业萎缩和债务膨胀相互加剧的陷阱中越陷越

深，这逼迫着金融资本主义走上暴力化的道路，而

这一道路将把金融资本主义引向崩溃。金融资本

主义的崩溃是西方社会真正的系统性风险。 

（ 一 ） 金融资本借助信用所强化的剥夺性积累，

导致了产业萎缩

金融资本的剥夺性积累导致了民众贫困化和

市场规模缩小，造成了投资减少和生产的进一步萎

缩，加剧了产业萎缩。产业萎缩进而导致了民众失

业和收入长期停滞，加剧了民众贫困化和市场规模

的进一步萎缩。1978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为

1 933万人；截至 2022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

至 1 298万人，全部就业的比例仅为 8%，处于历史

最低水平 [17]。在金融资本的剥夺性积累机制下，

发达国家的地租、劳动力成本、技术和管理费用等

制造业成本日益提高。迈克尔  •  赫德森和蒋林认

为：“在美国，由债务推动的住房成本如此之高，以

致于即使所有美国人都免费获得实物消费品——

食物衣服，等等，他们也仍然无法与大多数其他国

家的工人竞争。这是美国经济去工业化的一个主

要原因。”[18]122 此外，金融资本追求短期利润的投

资倾向也使港口、铁路、供电系统等盈利周期长的

基础设施领域长期缺乏投资，以致基础设施日渐老

化，这又进一步提升了制造业成本。在这种情况

下，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大量转移到海外或者在竞争

中被淘汰。 

（ 二 ） 金融资本借助信用所强化的剥夺性积累，

导致了债务膨胀

金融资本利用信用的剥夺机制，导致民众、中

小企业和国家背负债务膨胀。有学者指出，在 20世纪

80年代的美国，“促进里根时代经济复苏的根本动

力并非存款而是债务，即靠借钱度日。无论是联邦

政府还是个人，统统都是在借钱和花钱”[19]。金融

资本将家庭和个体作为榨取利润的对象，使普通民

众深陷债务之中。1971—2007年，美国民众的消费

信贷额从 1 200亿美元增长至 2.5万亿美元，如果加

入 11.5万亿美元的住房负债，美国民众总共负债

14万亿美元，平均每人负债近 5万美元 [20]。美国

“各种类型的债务（为保持系统平稳运行，少量这类

债务是必需的）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撑点，债务

占 GDP的比例也从 1980年的 150%增至大衰退发

生前的超过 350%。在同一期间，家户债务占 GDP
的比例也相应从 45%增至 95%”[21]。除此之外，中

小企业的债务负担也十分严重。2005年，一个典型

的美国公司，其利润的一半以上要用于支付利息[22]。

“家庭和工业企业正变得债务缠身，拖欠金融、保

险和房地产行业的租金和债息。这种食利者的开

销使得可用于商品和服务的工资和利润收入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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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终结了美国和欧洲自二战结束以来长达 75年的

扩张。”[18]118
 

（ 三 ） 金融资本借助信用所强化的剥夺性积累，

导致了产业萎缩和债务膨胀的相互加剧

金融资本的信用剥夺机制导致债务膨胀。为

了避免债务违约和经济危机剧烈爆发，金融资本利

用国家信用向市场大量注入流动性。中央银行作

为“最后贷款人”，降低基准利率，推动货币和国债

超量发行。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美联储多次降

息 ， 2008年 12月 16日联邦基金利率区间下调至

0%～0.25%，正式进入零利率时代。欧洲央行在金

融危机后，也实施了零利率甚至负利率政策，鼓励

金融机构增加贷款。在单靠低利率政策不足以缓

解危机的情况下，金融资本采用量化宽松政策，增

发货币购买国债和其他有价证券，使政府通过巨额

财政支出的手段救助大型金融机构。这些手段虽

然暂时缓解了大范围债务违约，但导致普通民众、

中小企业和国家背负债务的进一步膨胀。债务负

担使劳动群众的消费能力和中小资本家的投资能

力降低，加剧了产业萎缩；而产业萎缩使劳动群众

和中小企业的偿债能力降低，国家财政收入难以增

长，导致债务负担更加沉重。在产业萎缩的情况

下，金融资本不得不释放更多贷款来维持需求规

模，这加剧了债务膨胀。国债膨胀也加剧了产业萎

缩。随着国债规模不断增大，政府为了偿还国债利

息不得不削减公共支出和社会福利，导致民众在医

疗、教育等社会福利部门的开支逐渐增加，消费能

力进一步降低，使市场缩小和产业萎缩趋势加剧。

总之，金融资本的剥夺性积累不仅造成了产业萎缩

和债务膨胀，还造成了二者相互加剧的趋势。 

（ 四  ） 产业萎缩和债务膨胀相互加剧的陷阱，

是金融资本主义下寄生阶层专政的结果和表现

“金融资本是一种存在于一切经济关系和一切

国际关系中的巨大力量，可以说是起决定作用的力

量。” [8]169 金融资本的剥夺性积累造成了一个不

参与生产、寄生于社会之上的阶层，如金融贵族、

职业管家、家仆、不良政客以及维护金融资本利益

的管理人员，等等。列宁指出：“帝国主义就是货

币资本大量聚集于少数国家，以 ‘剪息票 ’为生，根

本不参与任何企业经营、终日游手好闲的食利者阶

层大大地增长起来。”[8]186 寄生阶层不断膨胀，使

金融资本的剥夺性积累越来越系统化、自主化，使

金融资本的寄生性和腐朽性更加突出。正如马克

思所指出的：“金融贵族，不论就其发财致富的方

式还是就其享乐的性质来说，都不过是流氓无产阶

级在资产阶级社会上层的再生罢了。”[12]83
 

（ 五  ） 寄生阶层专政下产业萎缩和债务膨胀相

互加剧的陷阱，将把金融资本主义引向崩溃，这

是西方社会真正的系统性风险

随着危机的不断深化，危机逐渐从社会再生产

领域蔓延，国家货币的信用危机、国家财政危机、

主权债务危机形成。2021年起，由于发达资本主义

国家的大规模财政货币刺激政策，发达国家通货膨

胀率快速上升，已经由结构性转变为持续性和全面

性通胀 [23]。2022年 6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达

到 9.1%的峰值，成为四十年以来最严重的通货膨

胀。这样严重的通货膨胀意味着金融资本对货币

发行机制的滥用已经达到了破坏国家货币信用的

程度。庞大的国债规模和持续低迷的经济使美国

国债的信用愈发受到质疑。2022年上半年，中国、

日本、德国、法国、沙特阿拉伯、印度、以色列等

20多个美国国债的主要海外持有国家，均加大了抛

售美债的力度 [24]，这使美国国债的信用状况进一

步恶化。美国两党关于财政赤字、债务上限等关乎

国家信用的关键问题的争斗逐渐激烈，政府部门不

时停摆。随着危机的深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

的矛盾也逐渐激化，由联合合作陷入了对立和互相

掠夺的境况。例如，美国凭借其货币霸权地位，通

过干预汇率的方式遏制其他国家的发展。2015年，

美国财政部将“汇率操纵国”的标准进一步具体

化，利用汇率借口向其他国家央行施压，间接操纵

美元汇率。2019年 5月，美国将汇率操纵观察国名

单扩大至包括中国、日本、韩国、德国、意大利、爱

尔兰、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等 9个国家[25]。这

些国家不仅包括欠发达国家，还包括发达资本主义

国家，甚至美国的传统盟友。面对日益加剧的系统

性危机，金融资本开始纵容甚至支持右翼民粹主

义。“右翼民粹主义是在尖锐的社会对立下西方金

融资本试图以种族主义身份政治继续掩盖其阶级

政治的表现。右翼民粹主义的支柱是金融寡头中

的右翼势力与底层无政府主义激进民众力量的联

盟，其最终目标是某种反动的帝国主义幻想。”[26]

右翼民粹主义加剧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向保

守和反动方向的转变，这是金融资本主义统治的反

动形式，也是金融资本主义自我反噬的统治形式，

其崛起将创造条件，使金融资本主义自身走向崩

溃。这是西方金融资本主义真正的系统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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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

现实路径

为了防范西方金融资本主义运行中所必然导

致的系统性风险，中国应该坚持社会主义金融强国

的制度基础和制度逻辑。 

（ 一 ） 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习近平指出：“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全面

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水平，是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必

然要求，也是我们政治制度的优势。”[27] 在党的集

中统一领导下，中国逐步构建起以“两委一行一局

一会”①为主体的结构完整、功能齐备的全国金融

工作治理体系；同时，地方党委金融委员会和金融

工委充分发挥作用，落实属地责任，形成全国“一

盘棋”的金融风险防控格局，这使金融监管工作得

以协调地开展。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中国不断

完善金融安全网建设，在市场准入、审慎监管、行

为监管等各个环节严格执法，实现金融监管的全面

覆盖，强化金融风险防控能力，这是防范系统性金

融风险的制度保障。 

（ 二  ） 加强金融工作中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

导向

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价值取向”[2]。中国的发展是惠及全体人民的

发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实

现长期稳定发展的必由之路。社会主义的中央银

行在执行管理国债、发行货币、调整货币政策等关

键职能时，秉持以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准

则。在管理国债方面，由国家所有并掌控的中央银

行可以确保国债发行的合理性与可持续性，助力国

家财政的稳健运作。在货币发行方面，中央银行可

以充分考虑市场流动性需求、通货膨胀预期以及经

济增长目标等多重因素，制定出既符合当前经济形

势又兼顾未来发展需要的货币政策，使货币政策既

能服务经济稳定发展，又能促进就业和民众收入增

长，缩小收入差距，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 

（ 三  ） 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基础上巩

固国有金融机构在金融运行中的主导地位

马克思指出：“信用制度固有的二重性质是，一

方面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用剥削他人劳动

的方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

赌博欺诈制度，并且使剥削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人

数越来越减少；另一方面造成转到一种新生产方式

的过渡形式。” [3]500 金融资本的剥夺性积累及其

导致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与危机，只有通过彻底地变

革生产关系，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得到克服。社

会主义革命实现了劳动者对社会化的生产资料的

联合占有，消除了金融资本对生产关系的垄断性支

配，也消除了金融资本剥夺性积累及其导致的一系

列消极后果。马克思曾设想：“政府建立一个国家

银行并把全国信用事业置于国家监督之下。”[12]93

在社会主义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下，由国家

所有并掌控的中央银行，是全国信用事业的枢纽，

是管理和调控信用的核心机构。国有金融机构是

信用体系的骨干力量，能够实现对资源的合理配

置，积极支持国家重点产业发展和关键技术进步。

同时，国有金融机构在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方面具

有较为完善的体系和机制，其执行金融监管要求也

更为坚决。因此，国有金融机构的主导地位对于防

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 四 ） 金融运行以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为目的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

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 [28]2023年 10月，中央金

融工作会议强调：“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

根本宗旨，……以金融高质量发展助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29] 实体经济是中国经济增长和

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基础，金融应把推动实体经济

高质量发展作为主要目的。社会主义金融强国要

发挥信用在生产技术进步、资源配置效率提高方面

的积极作用，推动科技创新，使中国制造业能够掌

握技术研发和产品设计等国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

从而打破美西方集团的科技垄断。社会主义金融

强国应引导金融工具为具有发展潜力的初创企业

提供融资服务，助力技术创新和制造业升级；应完

善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提高金融机构

和资本市场进行货币资本配置的效率；应利用信息

技术、数字技术助力金融服务，通过人工智能、大

数据、区块链等技术，使金融机构降低金融交易成

本，及时提供更加智能化、差异化和高效的金融服

务。社会主义金融强国的国债制度，应筹集资金以

支持关键领域技术进步、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

提升等。例如，2024年，中国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

就是专项用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

能力建设的，其资金具体投向领域包括“十四五”

规划中的重大项目、网络安全建设、智能化信息化

建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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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 避免剥夺性积累逻辑支配金融运行

在西方国家，金融资本在生产社会化的基础上

建立了一套剥夺性积累机制。中国作为社会主义

国家，在金融运作中应避免追求剥夺性积累的逻

辑。社会主义金融应加大对非法网贷和高利贷活

动的执法力度，防止民众债务与虚拟资本相互杠杆

化导致的债务和虚拟资本过度增长；应通过优化产

业结构，提高产业竞争力和经济发展质量，增加就

业机会和居民收入，从根本上减少因经济压力导致

的民众对消费贷款的过度依赖。以削减民众收入

和福利、诱导民众超前消费为代价服务资本积累，

或许可以在短期内获得经济增长，但从长期来看，

民众收入降低导致有效需求不足，进而引发生产和

供给过剩，最终将阻碍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五、结论

在金融资本主义主导的西方国家，信用、金融

与实体经济的对立关系，集中体现了剥夺性的积累

逻辑。金融资本借助信用所加强的剥夺性积累逻

辑，造成了西方社会产业萎缩和债务膨胀相互加剧

以及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困境。要打破这一困境，需

要生产关系的根本性变革。中国是实现了这一生

产关系变革的国家，具有在公有制基础上建设社会

主义金融强国的制度优势。增强社会主义金融强

国的制度自信，巩固社会主义金融强国的制度基

础，发扬社会主义金融强国的制度逻辑，发挥社会

主义金融强国的制度能力，这是中国经济社会健康

发展、避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根本保障。

注释：
 

①   “两委一行一局一会”是指中央金融委员会、中央金融工作委员

会、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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